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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周易》的时间哲学，摒弃西方传统哲学中线性时间观与彼岸信仰视角，以“代际时间”为核

心，阐释一种基于家庭绵延与伦理实践的时间观。论证其并非某种超验结构，而是“家”作为绵延机体

在时间中展开的实践形态。它通过“承前–启后”的回旋机制，将过去、现在、未来三代人共构于一个

意义场，使个体通过融入家族血脉与历史传承，获得一种基于伦理生活与历史实在的此岸性延续，深刻

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精神，为现代人安顿生命提供了深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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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mporal philosoph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his paper moves beyond the linear 
view of tim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worldly beliefs prevalent in W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
ophy, focusing instead on “intergenerational time” as its core concept. It elucidates a view of time 
grounded in familial continuity and ethical practice, arguing that this view does not constitute a 
transcendental structure but rather manifests as a practical form of “family” as an organism of dura-
tion unfolding through time. Through a “receiving-preceding” spiral mechanism, it integrates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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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nto a shared field of meaning, enabling individuals to achieve a 
form of immanent continuity based on ethical life and historical reality by embedding themselves 
within the lineage and historical transmission of the family. This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offers profound wisdom for modern individuals seeking to anchor 
their lives.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Time, Concept of Family, Philosophy of Tim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现代化与世俗化的语境中，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与实践常被置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框架中加以

评判，往往被简单归类为“前现代”或“非理性”的范畴。这种判断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线性时间观

和个体主义生存论的视角，倾向于将时间理解为均质、单向流逝的物理过程。在这一视角下，强调代际

关联、回旋往复的时间体验便显得难以理解，甚至被误读为对“过去”的某种执迷或虚构。然而，这类看

法恰恰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独特时间哲学智慧。要真正理解其本质，就需返回中国思想自身

的语境，引入一种基于家庭与伦理实践的“代际时间”观。 
近年来，张祥龙教授以其现象学视野重新激活了《周易》与儒家传统中的时间性问题，提出“时晕”、

“代际时间”等关键概念，深刻揭示了家作为时间性共同体的哲学意义。吴飞则进一步从“性命节律”

角度阐释了时间与身体实践的关联。这些研究为理解中国传统时间观提供了重要突破。本文旨在推进建

构“代际时间”的理论模型，阐明这种代际时间观并非某种虚幻的时间想象，而是一种深植于历史实在

与文化绵延中的时间模式。进而，深入阐释“家”作为实践场域的运作机制，通过“家”作为绵延机体的

延续机制，将个体有限的存在纳入家族与历史的长河之中，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内在于此世、基于伦

理实践的意义结构。这一时间观不仅体现了中国思想的人本主义特质，也为我们回应现代性中的时间焦

虑提供了深层的哲学资源。 

2. 何为“代际时间”？ 

要理解中国哲学中的人本主义特质，首先必须理解它所植根的时间观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时间

与空间被视为最基础的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将时间定义为“运动的序数”，认为“时间唯有通过变化

和运动才能被感知”[1]，柏格森将这一时间观区分为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指的是可以用钟表进行观测

的钟表时间。此外，他进一步定义了哲学意义上的时间，也就是纯粹、融合的“绵延”，将时间与人的身

体感受建立联系，使得时间成为了“活时间”[2]。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周易》影响深远，张祥龙先生沿着《周易》的象数时间，力图阐发天道思想蕴

含的时机化的时间观[3]。这并非西方哲学传统下的线性时间观，而是一种源自家庭亲亲关系、具有回旋

结构与生成特性的“代际时间”。 
所谓“代际时间”，其最核心的源头在于“亲亲”关系，即父母与子女之间最原初、最直接的生命关

联。“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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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然后有君臣。”[4]这里“天地”是为“阴阳”的另一种表达，家庭与代际关系并非偶然，而是阴阳

生生必导致的最灵秀的生命结构。这种基于阴阳生生的时间并非一条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单

向直线，而是一种回旋的、境域性的时间流。 
“代际时间”的展开具有三个鲜明特征： 
第一，三时共在性。在代际时间中，过去(祖先)、现在(我辈)与未来(子孙)并非彼此割裂、依次逝去

的阶段，而是通过情感与实践交织共构，同时在场于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瞬间。祖辈并非完全逝去的“虚

无”，他们的故事、教诲，乃至基因，都鲜活地存在于孙辈的容貌、性格与家庭传统之中，构成了“现

在”的深层背景。而孙辈的诞生与成长，则直接预示着“未来”已然闯入“现在”，并开始塑造“现在”

的意义。张祥龙用“时晕”来描述这种状态，就像一个时间的光晕，将三代人同时笼罩在一个共同的意

义场域内，彼此渗透，难以分离[3]。 
第二，双向构成性。代际时间中的关系是双向互构的，而非单向的塑造。它并非简单的父母给予生

命、子女被动接受的线性过程。恰恰相反，子女的诞生，才真正“成就”了父母的身份，使他们从夫妻变

为父母，其生命的时间性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责任与意义。同样，后代的祭祀与追忆，也并非单向的缅

怀，而是在构成着祖先的不朽。祖先的存在价值，正是在子孙香火的延续与慎终追远的实践中得以维系

和彰显。没有后代，祖先便真正沦为了“过去”；而没有祖先，后代的存在则失去了历史的纵深与来源。

二者在时间中相互需要、彼此成就。 
第三，节律性与绵延。代际时间表现为一种生命的节律。学者吴飞将其称为“性命节律”[5]，即时

间体现为家族生命生长收藏、死生相继的循环模式。个体的生命有始有终，但从家族的视角看，一代人

的“藏”恰恰是另一代人“生”的条件，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时间的价值不在于指向某个遥远的终

极终点，而就在于这绵延本身的过程之中。这种节律感深刻烙印在中国人的文化实践中，如遵循自然节

气的农耕生活，以及对应人生节律的婚丧嫁娶与祭祀礼仪，它们都是代际时间在文明中的具体表达。 
综上，代际时间是一种以家庭为本体、以回旋为结构、以绵延为宗旨的时间经验。它为理解中国古

代的人本主义时间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于线性时间观的哲学基础。 

3. 家：代际时间展开的“绵延机体” 

如果说“代际时间”是一种独特的时间哲学范式，那么“家”就是这一范式得以具体展开和实现的

实体场域。家并非一个静止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在时间中纵向绵延、不断生成着的“绵延机体”。这一

“绵延机体”得以稳定的核心在于“孝”。“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6]孝意味着子

代或后代对于亲代或前代的爱敬扶持与继承，体现为代际之间持续的情感回馈与伦理实践。孝道所蕴含

的反哺与延续特性，明确展现出代际时间的回旋与互构，远不同于个体本位的线性时间观。家的根本哲

学任务在于实现生命的代际传递与文化意义的绵延回转，而“孝”与“祀”所构成的往复机制，正是推动

这一时间结构运行的核心实践方式。 
首先，“孝”是代际时间向前绵延的实践动力，体现为对上一代的时间性承接与文化反哺。从表面

看，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物质供养与精神尊敬，但从代际时间的深层结构看，孝更具有存有论意义上的持

存作用，它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生命轨迹的有意识延续和价值挽留。通过“孝”的实践，子女将父母的生

命经验、事业追求与文化记忆融入自身的生命节律，使其免受线性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断裂与湮没。正如

《孟子·离娄上》所言：“仁之实，事亲是也。”[7]践行孝道，就是在最切近处实践“仁”，亦即参与

生生之德。它确保了家族的生命、记忆与价值观能够跨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持续地向未来传递。因此，

“孝”是让“过去”鲜活地存在于“现在”，并流向“未来”的根本动力。 
其次，“祀”则是代际时间向后追溯的仪式性实践，构成一种特殊的时间召请与世代共在的方式。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494


郭雨田 
 

 

DOI: 10.12677/acpp.2025.1410494 31 哲学进展 
 

祭祀绝非简单地与一个已不存在的“过去”进行虚幻的对话。在代际时间观下，祭祀是一场庄严的时间

仪式。通过在清明、冬至等特定，举行特定的礼仪，主动地、象征性地将过往世代重新引入当下生活场

域，实现一种超越物理时间的家族共聚。正如张祥龙指出，这种仪式使不同世代的“时间节律”在同一

个点上共鸣、交汇。在祭祀的瞬间，参与者感受到的不是与己无关的他者，而是“我们”的共同在场[2]。
前辈不再仅是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通过仪式的重复与子孙的追溯，持续参与并塑造当前家庭生活的意

义世界，这正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三时共在的鲜活体现。 
最终，“孝”与“祀”构成一个完整的回旋结构，共同驱动着家的时间性绵延。“孝”确保了家族血

脉与文化精神能够由古至今地顺畅流淌；而“祀”则维系了后代对源头的情感与记忆能够由今溯古地不

断回溯。二者一推一拉，一往一复，形成动态循环的时间运动。这一运动使得“家”超越了物理空间和个

体生命的有限性，拓展为在历史中不断再生和扩延的“生命–文化”共同体。个体的生死成为这一共同

体循环的一个环节，而共同体的存续与更新，则为个体生命提供了超越性的价值依托。 
因此，家的本质，就是一个通过“孝–祀”回旋机制而不断实现自我再生产的“绵延机体”。它正是

代际时间观最完整、最生动的实践形态和载体，也为一种基于历史性与伦理性的时间哲学提供了深刻的

存在论依据。 

4. 代际时间：人本主义的意义结构 

在厘清了“代际时间”的哲学基础与“家”的实践场域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一种区别于西方

超验模式的时间性意义结构，它并非依托于彼岸或超验的预设，而是在代际时间观框架下，个体通过融

入“绵延机体”而安顿生命、获得意义的重要途径。这是一种深具现世关怀与历史厚度的人本主义时间

哲学，其核心在于以无限的回旋时间回应有限的单向生命。 
首先，代际时间观提供了一种“融入世代”的实在路径，其要义不在于成为超验的存在，而在于“成

己”。“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须是如此推出，方能合义理。”[8]朱子进一步发扬了儒家的

“为己”概念，强调完善自身的道德世界，然后才能依照自身修成的美德标准去成就万物。而在西方的

哲学传统中终极意义往往指向一个外在的、超越的至高存在，个体须通过信仰获救，此世仅为彼岸之预

备。相比之下，代际时间所开启的路径是内向的、历史的、人本的，其目标并非离世超脱，而是通过嵌入

家族的世代链条，在血缘与文化的传承中实现意义的延续。一个人只要履行伦常职责，立志于“成己”

并由己推人落实到确切的道德实践中维系代际之间的慈孝往来，便已在参与一种超越个体有限性的意义

建构。这条路向打破了“神圣–世俗”的绝对二分，将意义的可能普遍地赋予每一个体。 
其次，该路径立足于坚实的实在性与鲜明的此岸性。其实在性在于，它所关联的并非抽象之概念，

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家族先人，他们具有可考之名姓、事迹，与后人之间存在具体的历史与血缘联系。这

种关怀基于血缘与历史的实在，并非形而上的假设。正如《诗经·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9]，其所念为实存之先人，所修为当下之德行。此岸性则体现为意义追寻始终聚焦于现世家族的绵延与

昌盛。在代际时间的实践中所寄望的，往往是家脉延续、成员平安、事业有成，其价值牢牢锚定于人间

秩序与历史传承之中。这是一种向内而求、非向外觅渡的关怀，不求彼岸之永生，但求此世之永续。 
最后，代际时间观凭借其双向构成性，为应对有限生命的存在焦虑提供了独特方案。个体的生命是

有限的，然而通过子孙后代对其血脉、姓氏与文化记忆的延续，一个人仍可以另一种方式持续“在场”，

后代即可视为前代生命的延展，而代际之间的纪念与实践，则构成其意义存在的明证。正如《左传》所

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0]将文化传承提升至与国防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其关乎家族乃至

民族在时间中的存续。因此，代际时间观并非对死亡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且充满生命韧性的此岸意义

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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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代际时间观是一种深具理性与情感的人本主义时间设计。它借助“家”这一载体，将个

体的有限性转化为族群的无限性，为普通人提供了一条根植于历史实在、落脚于伦理生活、可通达且可期

盼的意义之路。它从时间哲学的高度回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终极之问，我是世

代链条中承前启后的一环，我从历史中来，并通过后世的铭记，向未来延续，从而在时间中获得永恒。 

5. 批判与反思：代际时间观的历史局限与现代转化 

尽管代际时间观为个体提供了深刻的意义锚点，并展现出独特的人本主义智慧，但将其置于历史的

审视与现代的语境下接受批判与反思，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其内在局限与外部挑战。 
首先，从历史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传统的代际时间观与宗法性伦理制度紧密结合，在强调纵向延续

的同时，也可能强化了等级秩序、性别不平等与代际压制。在“孝”的主导框架下，子代对亲代的绝对服

从有时会压抑个体的自主性与批判精神，亲权体系的过度强势可能演变为对年轻一代生命选择的无形控

制。其所维护的“不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血脉与姓氏的单一性继承，这不仅历史上长期遮蔽了女

性的主体地位，女性往往作为“外姓人”被排除在本家世系之外，也无形中削弱了基于个人德性、志向

与成就的价值多元路径。因此，这一时间观在提供归属感的同时，也曾携带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与一

套并非全然平等的权力伦理结构。 
其次，代际时间观在现代社会遭遇了结构性挑战。全球性的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极大地瓦解了传统家

族共居的地理基础，快节奏、竞争性的生存模式不断挤压家庭成员间进行深度情感互动和时间性实践的

空间。更根本的冲击来自于个体主义精神的张扬，现代性鼓励人们将自身视为独立的、拥有自我决定权

的个体，其人生意义的选择愈发多元化，不再必然认同或愿意承担以家族永续为指向的伦理责任。在这

一背景下，“孝–祀”机制所依赖的稳定家族场域和高度共识性的文化习惯趋于式微，代际时间观若仍

仅依循传统形态，难免陷入实践困境。 
最后，该时间观在应对终极意义上也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它将个体的不朽寄托于生物–文化共同

体的绵延之上，但对于选择非传统生活路径者或大家族的离散成员而言，这条路径可能意味着某种意义

的排除或边缘化。此外，其所提供的“不朽”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间接性的存在延续，并不能完全回应

每一个体对死亡之绝对性与存在之独一性的深刻焦虑。在这个意义上，它与一切宗教或哲学体系一样，

所能提供的终归是一种应对而非彻底的解决。 
正视这些局限与挑战，是我们真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前提。

代际时间观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焕发生命力，就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需要超越宗法色彩的伦理要

求，强调代际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与情感互动，重塑传统节日的内涵、创立基于共同记忆的新家庭仪式，

为“孝–祀”结构的现代延续强化着代际情感与文化认同。同样，在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下，代际时间同

样进行着创新性的发展，数字家谱、家庭口述史、影像档案等技术手段，为碎片化的现代家庭提供了重

建历史感知的新媒介，是使代际时间观在个体化、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的具体路径。唯有经过

批判性洗礼与创新性发展，代际时间观才能真正成为现代人安顿身心、对抗虚无的重要资源。 
通过对“代际时间”的哲学剖析，本文论证了这种时间观绝非抽象的理论构想，而是一种深植于“家”

这一绵延机体、具有深刻人本主义精神的意义机制。它以回旋互构的时间观取代线性流逝的时间观，以

历史性与伦理性的延续取代对超验永恒的追求，为个体生命在时空中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坚实

的价值锚点。然而，在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下，这种基于代际时间的生活方式和意义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

我们所处的时代呈现出一种普遍时间维度的焦虑，过去与未来变得稀薄，只剩下喧嚣的当下。正因如此，

重审并发掘代际时间观的智慧，便具有了至关重要的现代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反思资源

和一种可能的精神出路，启示我们人的幸福与安宁，或许并不在于无止境地向外攫取，而在于向内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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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建立起深厚的代际联系，获得一种来自历史纵深的生命底气。对于代际时间的探寻超越了传统哲学或

伦理学的范畴，为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时间观念与共同体机制提供了本源性的思想资源，中国的精神

体系其根基正在于这种入世而又超越、平凡而又神圣的生生之德与历史之维，为回应人类普遍面临的时

间性焦虑与意义追寻提供了来自东方传统的独特视角，开启了一种东西方哲学对话的可能性，在跨文化

的交流与反思中，共同探索如何为个体生命建立更深厚的时间根基与意义依托。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3.  

[2] 张祥龙. 代际时间: 家的哲学身份——与孙向晨教授商榷[J]. 探索与争鸣, 2021(10): 60-66, 178.  

[3] 张祥龙. 时晕与几微——现象学时间与《周易》象数时间的原结构比较[J]. 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 2017(2): 3-31.  

[4] 杨天才, 译注. 周易[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675.  

[5] 吴飞. 时空作为性命节律——基于张祥龙时间哲学的阐发[J]. 哲学动态, 2024(1): 81-92.  

[6] 汪受宽, 译注. 孝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2.  

[7] 方勇, 译注. 孟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13.  

[8]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87.  

[9] 王秀梅, 译注. 诗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576.  

[10] 郭丹, 译注. 左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97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10494

	回旋与绵延：代际时间观的人本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Circularity and Duration: A Humanistic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View of Tim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何为“代际时间”？
	3. 家：代际时间展开的“绵延机体”
	4. 代际时间：人本主义的意义结构
	5. 批判与反思：代际时间观的历史局限与现代转化
	参考文献

